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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花  草 
 

郭道鹏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2017级) 

 

——以此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文明。 

 

一 
 

长安丸载着海西客，缓缓进了东京港。千年来，这艘船连接了两个恩怨

交织的文明。 

走下一群幽灵般的面孔。 

中间有个年轻人。憔悴到了病态，苍白到了忧郁。黑框眼镜灰布长袍，

远看上去像一个走动着的遗像。如他的国家那般暮气十足。 

潦倒灰黯，有消失的欲望，于是我们叫他诗人。 

诗人向西望望，看不见心向的一片大陆，于是只好向重洋之上的重云里，

慢慢闷闷吐口浊气。 

一轮朝日刚刚凶猛突兀地从东边升起，破坏了静谧祥和的一份清晨凉意。 

三五年，正是三岛加紧入侵海西的年月。三岛人在海西步步进逼，无恶

不为。海西有无数人流离失所，无数人死于战乱，更有无数人生不如死，整

日承受着无尽黑暗。当罪行的重量太大时，就只剩难以尽述四字，于是人们

了然，并且沉默。 

可就在这沉默里，还有海西人东渡三岛，或避难，或求学。好不讽刺。

船上的人无论有何苦衷，有何独一份的目的，在海西总是被看作为“妖精”

的。 

诗人想到这，听着陌生的喧嚣，吸着陌生的空气尘土，难过极了，一时

竟不知这世上除了苦涩与屈辱外，还有些别的什么。 

腹中的翻涌好容易平息。心上的不适还是留待来日罢。总要先找个栖身

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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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迷茫前行，转进了灯光更疏更暗处。街上的人看见白脸黑衣的他沐浴

在红红的霞照里，恍惚以为是鬼魂呢。 

在他身后，长安丸高耸着烟囱，钢铁质地显得何其冰冷迷茫。从三岛望

海西看去，朝霞红得像晚霞一样凄艳。 

有一幅水墨的意境。 

 

三岛老城。客馆小楼。夜未央。很静。 

百叶窗放进夜气的清新，诗人夜不能寐。于是起身独酌，也看看异地的

月亮。 

月亮很圆。竟然很圆。这是诗人想不明白的事。月色明亮得叫人不得不

忧伤，光华如水练般泻下，照上了他的半边脸庞。苍白加上苍白，更显苍白。 

诗人心头仿佛有点波浪开始涌动。那波浪高过了腐朽的利禄，高过了艰

难的生存。诗人觉得有些迷惘，什么游子之情，什么相思之苦，诗人在水那

边不曾体会的一切感情，突然随着月光一齐倾洒。 

现在回想，似乎海西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宽仁，无论新的旧的爱

的不爱的。可现在只剩一方请冷冷的月光，那么一切就显得凄寒起来。 

当真正在外面漂流之后，才能明白故乡的含义。 

他有些想念温暖外的风尘。 

今夜的更声不知会打着多少行人。 

可他也明知这鬼地方不会有更声。也是。怎来江南风采。 

可忽然之间，他仿佛真的听见一种有江南遗韵的声音，飘悠而来，断断

续续，遥远而又亲近。 

心弦蓦地颤动了。他还不明白，什么叫空谷余音，无处述乡愁。 

他不禁把脸贴上了窗子，寻访这一派声音的源头。 

 

只见在街灯昏黄的光圈底下，踉跄着一个醉汉。木屐破衣潦倒不堪，叫

窗前的他不屑地皱眉。借着暗淡的光，诗人看见他手中握着根粗长的竹管，

摇头晃脑地吹奏着，竟也给这浮华的夜加上了一分禅意。 

其音微显醉态，摇摆着律动着，虽如怨如慕，却比“如泣如诉”多了分

淡然。那声音与月光交缠在一起，缓慢颓然地倾泻了一街，铺成如水空明，

散成千年古香。 

这夜无比光滑，无比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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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如其来的天籁令海西客震惊了。他不敢置信，以为不清醒。一曲终

了，他手中的酒不觉已洒了一衫。 

他终于清醒下来，来不及擦脸上的泪，把酒杯一扔，冲下楼去。他拉住

了踉跄前行的流浪者，带着颤音问道：这是什么乐器？失态到说了海西话却

不自知。 

那是怎样一双涣散的深沉的眼眸从杂乱的发间抬起。对视良久。从那双

眼睛里，诗人竟看出了点审视的意味，甚至带有点鄙夷。诗人的狂热因了这

羞辱的神情而冷却了。 

醉汉忽地嘿然一笑，举起了手中竹管，好叫诗人看清楚些。 

一根竹管，比箫粗许多，长不盈两尺，表面已被时光打磨得晶莹圆润，

显出一种沧桑感，一种消失的力量。 

未曾见过，可有分熟悉。 

不想那醉汉突然嘲讽一笑，夺走了竹管，转身离去。 

只剩诗人呆站着，陪着他转瞬即逝的乡音。 

走到街的尽头了，那人蓦地大笑，凄怆难当。他居然用海西语喊了句：

海西人，你要记得，这叫尺八！说完不见了身影。 

诗人受不了那个落寞萧索的背影，受不了那句怒吼。他受不了那吼声里

憋屈着的愤懑颓唐。 

尺八！尺八！ 

你是有什么样魔力的竹管，你凭什么能勾起海西人的乡思，能奏响一个

民族的凄怆哀伤！ 

 

他知道今晚睡不着了。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 

他的窗子正对着港湾。长安丸高耸的烟囱就像一根走针，虚妄孤独地拨

动着时辰。 

这时风起了云涌了，似有厚厚的的灰尘蒙在月亮上。 

月亮是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 

他的视线停留在这面镜中。 

 

二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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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国，它几千年的历史里头，曾有过无数的升沉荣辱，可从没有过第

二次这般巍峨壮阔的跌宕。军事、文化、政治、精神，一切一切的至高点在

这个年代不可思议地集合了。 

唐。 

伟大的唐，不朽的唐，华美的唐，无与伦比的唐。 

那是一段早已远去的辉煌，是一种掇人心神的欢畅，是激荡人心的荣光，

是似有若无的哀伤。 

无论什么夸张、什么铺陈放在这里，都显得拘谨。所有入诗的语言拿出

来都不为过。 

无论何时何地，唐都是每个海西人赖以抬起头的最后底气。 

 

千年以前的海西国。 

也叫唐国。 

长安。皇宫。 

奢华是免不了的，这里的奢华却可以入诗。因为奢华得大气明朗，彰显

了一种向上的昂扬的气概。 

皇帝看着殿阶下舞动着的声与色，龙颜却似有些烦腻。 

这时天外的云彩闲闲飘荡，毫不粘连，毫不附丽，日头的辉光得以普照

九州，毫不保留。 

皇帝的思绪，于是跟着晃悠到了藕花以外，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记忆所止

处，于是有些怅然了。他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少了点声音来承载这盛世繁

华，来引领这歌舞升平。 

于是整个天下都沉浸到了这种怅然里。 

终于有一天，从某一深山的某一竹林中走出某一隐士，向皇帝献上一根

竹管。 

长一尺八，故名尺八。 

何其简陋，何其精致，朴素得典雅，淡泊得华丽，温润得深沉。 

那是种忧郁的植物，忧郁得无花无叶，只剩根脊杆骄傲地挺立着。 

隐士当场演奏一曲。 

仿佛声音刚一流淌，就有盛世牡丹绽开在殿中央，华丽妖娆，随音轻摆，

摇出了百千年的绮丽幻梦，抖落了万千人的惆怅哀思。 

绚烂幽美中，皇帝仿佛看见了几多年前，看见了便衣、渡船，请冷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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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温柔柔的娇笑。 

一曲奏罢，皇帝的思绪依然如一段渐淡的弧线，缠绵在小舟里，流连在

水天尽头。 

没有人能开口说话。文武呆立了一朝。仍有一种华丽典雅的云气在殿中

徘徊不尽。 

尺八乃成了宫廷雅乐的典范。 

 

唐文化儒释道齐集，是无比包容的产物。唐人是识货爱美的。既有奇葩，

怎能叫它一枝独放呢。 

于是天下巧匠纷纷倾力，不久就让这竹管传了大江南北。 

从皇宫开始，尺八的音线编成一张磅礴华丽的网，笼罩了一个帝都，覆

压了整个人间，勾惹了无数梦中靡靡。 

塞北小镇，有僧人手持尺八，在街上摇头晃脑吹奏。路人赞叹的眼光里，

他从这个街头走到了那个街头，其间乐声从不间断，气息如一根天外垂下的

丝线，无着无落，无穷无尽，无我无心，空灵似天上漫游的云朵。破钵芒鞋

掩不住绝代风华：吹一段空山灵雨，踏一节虚空足音。谁知道红尘在何方。 

夜将央，人已静。 

有人凭栏对月。深夜一枝灯，若流水高山，有身外之海。眼睛凝视远处

的，情人抑或虚空。他忽而一笑，从月光里拾起一根竹管。 

不轻不重，若即若离。缠绵耳边心上，有如清泉滑过心间。所以见寒作

热，忘了颜色。 

慕而不怨，哀而不伤，不绝如缕，不在人间。其间有寂寞的秋的清愁，

有辽远的海的相思。 

有鸿雁南来，挟着乡思裹着离愁在夜风中袅袅然消逝往北去。 

这一曲渐淡渐远，似是永无完结，可终究完结了。又似没有。 

楼下不知何时躺了几个醉鬼乞丐之流，打鼾之中夹杂着哭笑。几里外，

夜嚎的狼群。 

月亮变大且淡了，渐有朝霞随乐声铺开来。 

晓色更沉沉了。忽地云生远山，雨来远天。人与天的合奏，汇成荷塘里

花剌剌银珠那番蹦跳。繁弦，碎玉，这些词本都是要入诗的，此时都显得那

般浅陋。 

窗畔人睁开了眼，看天边红霞，且还剩有一缕的红光下面，山光水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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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只是在声音里变得模糊了，消融得黯淡了。 

楼下醉汉醒转，轻声问道，这是谁呀。 

这一定是诗人。 

是啊。唐，从来不缺诗人，从来不缺少阐述他繁复典雅的人。 

 

纵然尺八的制作、吹奏皆极为艰难，可唐人毫不畏惧，他们把这雅乐玩

得像诗一样自由随性。 

没有什么能难住唐人。尺八在手，诗书在腹，他们就是无敌的。 

因为唐不缺少诗意，不缺少梦。 

尺八刚一兴起，就以燎原之势，风靡九州四海，融入了整个盛唐气象。 

因为唐人知道，再没有什么比诗酒、牡丹和雅乐更能表现他们的精气神

了。 

纵是一句梦中糟粕，在这伟大的时代也会非凡，何况尺八乃是唐人枕上

梁间最绚烂的梦。 

 

三 
 

这一繁华胜景也引了一衣带水的三岛小国的关注。 

叫它小国丝毫不过分。对于唐时的海西，唐时的三岛。 

早有种叫作遣唐使的人群被往海西派送，为的是吸收文明，学习教化。 

这三岛国据称与唐有什么血缘上的渊源，唐皇又很开明，加之些僧人、

商人的推动，于是两国的来往进行得颇成规模。 

 

三岛国中有个有幸的觉心和尚，一日在仁王禅寺里闻见尺八之声，惊为

天音。 

现在看来,这一次邂逅大概是尺八命中注定的。 

这个和尚回报说，唐国有一乐器，其音有天籁之美，不得求之于人间。 

这叫三岛的圣德太子甚是神往。 

终于又一日，遣唐僧回到了三岛，岸边的野花草有了福，它们得闻天音，

于是看见青天，看见自己何其渺小。 

那一日，天朝雅乐在这小岛国传扬飘远。尺八也在其中。虽然清浅细微

并不盛大，却已有力量震撼住整个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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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丸进港。天朝使节乘着三桅船来了。 

豪爽是唐人最伟大的的性格之一。使者不但毫不吝惜所载珍宝，更是给

这蛮荒地留下了知识，给以这个愚昧的民族提前开化。 

使者见这岛上人爱尺八，尺八于是留下了。 

其实使者心里有些小讥讽：留下来，你们也不会做，不会吹。天朝技艺，

岂是那般不值钱的？ 

那是他不想到，后来啊。 

尺八终归是作为一种友好的见证，也是作为一种辉煌的炫耀、一种恩赐

而留下来了。尺八之音每次在三岛响起，都是向这小国宣示着天朝垂爱。 

在使者眼中，一支尺八不算什么，那东西就是做工繁复些，并不如何珍

贵。只要盛唐气象不老，尺八就少不了。天朝技艺不会因此失传，传出去只

是发扬。 

盛唐的威仪，就随着一种雅乐，流放到了海外。这种放逐是至美的，如

春有飞花，冬有飞雪，如岸旁无尽更迭。 

这是自信骄傲的唐人在自己脚边种了根花草，无关风月，无关生杀，无

关大局。 

的确如此。唐人只是随意而为，他们就爱做有意思的事。 

只不知那岛民能否听明白千年的忧伤和梦的心情。 

 

使者回国后，该受封受封，该领赏领赏。随行的尺八艺伎们并未同归，

没有人在意。少了一个，还会冒出好多个。 

尺八也一样。 

盛唐气象不会因几支竹管而颠覆。这话不能反过来说。 

唐国，气象依旧，强大依然，唐人脸上不改笑容。梦还在，诗还有，尺

八还会吹一曲。 

这就足够。 

 

四 
 

盛唐的气象里头，注定应该有根竹管来诠释吟咏它的筋骨脉络，它的雍

容大度，它的华美优雅，承载它张扬个性、博大包容、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尺八音与这时代精气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二者不能独完，只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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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这共放太过华美，夺尽了人世间的一切光芒——于是注定走向毁灭。 

从安禄山露出鞋里包藏着的马蹄，闯进长安城的年红灯，尺八的声音就

乱了。支离破碎的唐已支撑不起这天籁的消耗。 

仙乐本不该在人世间奏响，除非盛世，除非大唐。 

唐王出行得太匆匆，竟忘记了带上尺八，只带了一具香艳的肮脏的死尸。 

皇帝回到皇宫时，已经老了，帝国也老了，尺八也老了。 

不久这些东西都相继逝去了。皇帝死了，赢来身后复杂冷酷的褒贬评判；

帝国垮了，迎来一个文弱虚乏的继承者；尺八折了，唐王朝最珍贵的花草，

遗失了种子。 

就像一棵蒲公英，骄傲地活着，曾向太阳发笑；悄悄地死了，在某个秘

密的角落。轻风带走了它的种子。 

 

唐的继任者姓宋。 

宋和唐不一样。 

唐都长安，宋都开封。一者豪迈大气，一者偏安娇气，注定了各自的性

格和喜好。 

唐要凝聚，要厚重丰满，宋不要这些，宋不要丰满，不要庄严，宋要的

是跳脱清扬，是文静柔软。 

 

新国王不喜尺八端庄空灵之风，倒是新兴的箫、笛充斥着现世华丽，于

是占据了宋廷，充满了一个时代的空虚——新皇帝们有太多新的享乐形式，

尺八已然过时，渐渐从宫廷、从大江南北隐去了身形。 

没有开明的一统，没有举世独尊的强大，宋就不会有能挺起天朝至尊地

位的精神底蕴，于是宋不要尺八。 

宋人扔下了尺八，去箫声笛乐间找寻他们的乐观淡然，不管不顾那一缕

哀怨幽美的古香。 

尺八把宋人抛弃了。一去不回，数百年弹指而过。 

从此，海西失了一种雅乐，失了承载雅乐的资格，失了一种悲哀。 

 

东渡三岛的长安丸都换了好几艘。两国关系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变质更

迭，船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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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竹子似乎更为文人所欢迎了，它被制成箫、笛，进入千家万户

的欢歌，它被画入锦图，进入文人墨客的心境。却再也没有一棵竹子被削成

一尺八长的圆筒，并有幸打上五六个精致典雅的小孔，吹出竹子专属的忧郁。 

千年以降，偌大的帝国竟无人复识尺八。 

尺八妆成了宫中人多少绚丽的情，而现在，它融化了，失踪在整个时空

里，成了骀荡喧嚣里一缕飘渺的精魂。 

尺八乃如一株花草，在盛世的骄阳里绽放了华年，又在沧桑的斜阳里燃

尽了暮年。连同日头从中天沉下，花草也悄然地埋进了土里，飘在了风中，

不知飞去了哪处时空。 

何其凄艳，彼岸花开，会有人在此岸等待。哪怕以千年计。只是可怜，

如此盛世牡丹，竟然已然怅然入梦，不知梦有几月，醒时几年。 

可是原上青草，又一岁荣枯。 

宋之后，海西的国势更是日下，有数遭蛮夷统辖，有数百年的自闭自负，

乃至海西有了八股，留了辫子，吸了鸦片，遭了火炮。其中甚至有三岛的跳

梁小丑，顶着倭寇恶名，在海边逞着威风。 

当雅乐消亡，悲哀也随之平庸，民族就逐渐失了声震寰宇的伟力。 

 

五 
 

诗人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揉了揉酸疼的眼。 

望向窗外。西港里还停着那艘船。 

长安丸。一个古朴的遥远的名字。 

千年之前，长安丸只是艘三桅船，却载着大国的繁华威仪，骄傲地靠了

三岛的岸。 

后来，也许长安丸是艘战船，载着无恶不作的倭寇，在海西日渐老弱的

朽躯上肆虐。 

如今，长安丸是一艘巨轮，却只载着帝国的凄怆晚景而来。三岛的爪牙

越深越远，海西客越要东来，做一个妖怪，做一个番客。不忍去问，船家靠

岸何为。 

这艘船。 

勾起了刚刚捺住的起伏的思绪。 

百般考证，诗人终于明白了尺八二字的分量。盛唐雅乐之典范，千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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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云里雾里不灭的那一缕古香，失传已久的遗憾和繁华。 

怪不得有如此苍凉辽阔之音，如此摄人心魄之美，为这唐的移民开启了

一个忘却的故乡。 

可是为什么唐代失传的竹管会重现于此时此地，于一个潦倒醉汉之手，

于一个唐的遗民的窗畔？ 

巧合？幻觉？ 

又为什么前日在奈良大东寺的正仓院里，还看见了八支唐制竹管？ 

悲愤也，不甘也。罢。 

灯火通彻，是谁的华灯铺了谁的，一春江。谁的四面海，谁的四壁墙，

谁的八面来风。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还飘着缕凄凉的古香。 

 

谁知道盛世的火种怎么就在海西失传，又是怎么流传到了三岛。太复杂，

太无奈，太沉重。诗人已不愿去考证。 

诗人想，我们曾反对传统、批判传统，而现在看到文化结晶的丧失，自

己还是难抑感伤。这到底是前进还是倒退？ 

尺八在海西时，三岛要仰视海西；尺八去了三岛以后，三岛已经可以欺

侮海西。这是沦丧吧。 

几日不眠不食之后，诗人震惊了。谁想到这大唐雅乐，在东瀛小国居然

有如烟如海的记载。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诗人的思绪又落入了一个幻想的深渊。 

 

想千年以前，有三岛人乘三桅船西渡，客居在长安城的孤馆里，忽地听

见楼外宫墙那边飘悠而来的雁声，勾起乡思无限。 

一夜不能寐，次朝早早起身，在繁华的长安街头寻访，孤独地凄凉地找

寻一根故乡样的竹管。 

终于有一日寻得天道，他于是吹着禅上了长安丸，给三岛衔去了异方的

种子。 

三岛人的脸孔不断幻变着。许是奈良唐初，对尺八爱不释手的圣德太子，

看他盯着尺八的眼光，何其爱恋，何其狂热；许是仓廉南宋，学尺八废寝忘

食的普化宗觉心和尚，看见他匍匐于西湖之畔，叩拜于张参门前，多么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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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虔诚。 

看见一支遣唐船队，载着知识、进步、天籁归来，那船乘风破浪，生气

盎然，野心勃勃。船越行越远越雄壮，在它身后，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正在

迅速干瘪、老朽。 

随船队离去的，还有《虚铃》《虚空》——那些古曲，大唐人曾骄傲地以

为没有外人能够学会。 

觉心成了三岛尺八的祖师，创立禅宗，将尺八和修禅相融合，发扬成了

“吹禅”。 

可是真正的祖庭却逐渐式微，终于成为沙子，埋在了岁月的沙里。 

不想一个强大富丽的梦，醒后又在别处开放。 

不想大唐的花草移植到外邦后，更加欣欣向荣。 

难道是因为水土？ 

 

六 
 

诗人的心不安地波澜着，摇晃着，似要把一种不甘的果子摇落到地上去，

把一串不平的浪花推到岸边去。 

他终于失败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寻访者，只偶尔瞥见，注定无

法取得，只好看着它渐行渐远渐淡，开到水那边的坟头上。 

街对面的神社里飘来尺八音，他的心又猛地一紧。许多声音在天地间飞

行，叫人类明白失声的痛苦。 

映古今于须臾，抚沧海于一瞬。思绪再转。 

 

十余年前，有一个璀璨如星光的名字。同样旅居日本，不过不是“妖怪”，

而是“诗僧”。 

三次出家，三次还俗。身在庙宇，不忘救国。满腔热血而又悲观厌世，

时而激昂时而颓唐。五点钟贴一面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光，芒鞋破钵，浪

迹天涯，在一种漫漫长长的孤独里，把日子过成做做梦，念念禅，看看墙。

这就是苏曼殊。 

可这样一个潇洒超然的灵魂，也承受不住尺八声。想一个樱花飞舞的日

子，一位佳人，一曲尺八，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几滴悲苦无奈的泪：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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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楼头，佳人在畔，尺八犹响。一切一切的凄凉华美，都汇聚向了他

心底，最深最隐晦最痴狂的乡思。 

他看见童年的苦寒和欺侮，看见半生的漂泊与苦修，看见曾经的热血沸

腾、振臂高呼，看见如今的河山破碎、危机四伏。他看见青天，看见青天后

面，湛湛的深渊：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诗与岁月同歌，与青春热情一道，顺着两颊滚滚而下。 

苏曼殊，这个癫狂玩世的诗僧，这朵惊才绝艳的奇葩，在近代海西的荒

原里，曾绽开过短短一瞬，放出无比璀璨的光华。他的破钵芒鞋，他的浪迹

一生，都已是传奇。 

他的流浪就像尺八一样，无始无终，遗世独立，凄艳哀绝，就连消亡都

一般惨淡。 

 

诗人现在体会到苏曼殊那首绝句的意境了。 

对于任何一个中土人，在三岛听尺八都是一种折磨。那就像透过一面镜

子，看千年里不断变迁的沧海：看你的颓唐愈发灰败，他的笑容愈发璀璨。 

千年以前，来自三岛的番客在长安街头寻访，在闹市里寻得了心仪的花

草；如今海西的浪子在樱花桥边寻访，苦苦探索追寻，终于只得了一捧乡音，

一段乡愁。 

他又想到那个醉汉，心中悚然一惊。也是一个流浪汉？ 

诗人忽地自嘲笑笑。怎么可能。 

早在十多年前，苏曼殊就在贫病交加里，死去了。 

 

死去了。一切都。 

繁华死去，文明死去，精神死去。 

回头，落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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